「Good morning～Good morning～Good morning～」

走回房間按停鬧鈴﹐我順便換去睡衣﹑穿上校服﹐連隨再度返回廚房繼續工作。

自從伯母因病過世後﹐我的生理時鐘已適應這重整的節拍。

「OK！做好了！」看著面前兩個精心炮製的便當﹐我一如以往的露出滿意的笑容。

「予彩﹐妳又一大清早起床做便當了嗎？」五年了﹐每個上課天的早上媽媽還是要問我相同的問題。

「是呀~媽媽早晨！」我亦慣性地回答同一個答案。

媽媽揉著眼睛﹑腳步浮浮地步入洗手間梳洗的同時﹐我亦為便當蓋上蓋子﹐並分別用兩塊布細心地把它們包裹好。

「早餐我已弄好了﹐是爸爸最愛的香腸多士配煙肉﹐代我告訴他一定要吃喔！」拿著便當和書包經過洗手間門口﹐我向裡面的媽媽揚聲叫道。

洗手間內傳出媽媽的笑聲。「即使不是香腸多士配煙肉﹐只要出自妳的手﹐爸爸也一定會吃個清光﹐放心吧~」

「我上學啦！」站在玄關的我套上皮鞋﹐踮踮腳尖便一把拉開大門。

還未接近校門大閘﹐門前的一片哄動場面及興奮呼聲已暗示他的出席。

「前輩~你好帥啊！」

「這頸巾是我親手編的﹐請你收下~」

「嚐嚐我做的蛋糕吧！」

「我會永遠支持你的﹐學長~」

「呃……謝謝妳們的心意﹐但是我……」被一群女生簇擁著﹐他只能無奈地保持男性該有的紳士風度﹐耐心應對。

他就是這麼的一個人。由小到大﹐每逢身陷浪蝶的潮水式攻勢之中﹐他總是會任由她們擺佈﹐最多亦只會客套地打發她們﹐從來不懂得甚麼是拒絕﹐所以無論他去到哪裡﹐仰慕者數量就只有增加的份兒﹐而且她們的舉動和說話都愈來愈肆無忌憚。

是的﹐自小五成為同班同學以來﹐直至現在在同一所高中唸二年級﹐我——內戶　予彩和他——御守　風依然是很要好的朋友。

「我今天可是值日生呢﹐總不能只靠拍檔﹐自己卻甚麼也不幹……所以﹐請妳們讓我離開吧﹐好嗎？」他為難的微笑道。

我揚起淡淡的苦笑﹐看著風自女生們乖乖讓出的一條路上朝我走來。

「你真的好厲害嘛~你的吸引力﹐連颱風越境的破壞力也比不上！」

「虧妳還能開玩笑！一點也不明白我的苦處……」

「誰叫你天生一副美男相？這就是受歡迎的代價……我以為你早在七年前就已經看透這個道理呢！不過話說回來﹐過了這麼多年﹐你怎麼好像還不習慣這種場面？」

「怎可能習慣！妳根本不明白被一大堆瘋狂女生重重包圍的感覺是何般恐怖……她們會不顧一切的擠向妳﹐在妳身邊雙目發光﹑尖聲怪叫……光是想想也有夠我害怕！」他抖抖身軀﹐作打顫寒狀。

「要是你想杜絕這種麻煩的話﹐拜託你﹐認認真真去找個女朋友吧！你不是不知道你在學校的人氣有多大吧？有關你的情報﹐不用一個小息便經已傳遍整個校園﹐就只差校工沒有參一腳來討論而已！」

「太扯了吧？」他被我逗得笑了。

「這是事實！就是她們得知你跟前女友分手的消息﹐才會再來纏你的吧！」

「也是呢~」他搔搔頭﹐不好意思地傻笑。

「若果你結識到女朋友﹐不多不少﹐那班擁護者自然會知難而退吧！到時候你既可以與女友甜甜蜜蜜﹐也樂得擺脫她們﹐豈不是一舉兩得嗎？」

其實他並不是花心的類型﹐只是他天性對感情事比較遲鈍﹐硬是搞不清自己對身邊的人到底懷著甚麼心態﹐故此他的戀愛歷程一直以來都不順利。最近一次與女伴分手﹐大概也是因為這個原因吧﹐所以即使我直接提起這件事﹐他都沒有痛苦的感覺。

「唔……聽來也不無道理……」他驀地羞澀一笑。

「怎麼了？」我心裡突然冒出一種難受的不祥預感。

「午飯時間再告訴妳。我還要當值啊！」

下課鐘聲響起﹐我由書包內取出今早做好的兩個便當﹐便往風就讀的那一班走去。

「風？」正想推開房門﹐奪門而出的風卻搶先一步將門打開。

「今天換換吃飯地點吧。」他一見是我﹐馬上抓起我的手腕﹐踏上轉角的樓梯。

「咦？為甚麼？」

「一會妳就明白。快走吧﹐要趕在被淹沒之前及早逃脫！」

「好了﹐便當都吃過了﹐可以告訴我為何我們今天要來天台進餐了吧？」雖然已經填滿肚子﹐可是冬天的寒風還是吹得我不禁要磨擦雙手取暖。

「妳知道我們班上有個叫藤原　繪里香的女生吧？」他站在欄邊﹐抬頭凝視冬季灰沈的天空。

「喔﹐她啊……體操隊隊長嘛﹐當然知道。」在她的帶領下﹐體操隊今年的戰績特別彪炳﹔加上她辛勤鍛鍊的優美身段和長髮美人的鮮明形象﹐全校上下無人不曉。「這跟我們來這兒當半個下午的傻瓜有甚麼關係？」

「我有秘密要告訴妳。」

「秘密？不是講是非吧？」

「我發現……我在不知不覺間……喜歡上她了。」

……

「你說真的嗎？你肯定自己沒有搞錯？」我努力抑制臉上的表情與心底的痛楚。

「不會錯的……面對她﹐我感受到以前從未有過的感覺……」他的嘴角掛滿濃濃的幸福意味。

看來……今回上天終究願意讓他得到真愛了。

「我打算放學時向她表白……」他轉身背靠欄柵﹐眼眸閃著期盼的光芒。「妳會支持我嗎？」

「當然會~加油吧！」我勉力一笑。「既然認定了她﹐若果她接受你的追求﹐你便要好好對待人家啦﹐知道嗎？」

「嗯~」他活像個乖巧的幼稚園生聽見囑咐般﹐不住點頭。

「對啦﹐今天放學後我要參加社團練習﹐大多不能早走了﹐你自己先回家吧。」我蹲下去收拾好食物容器與食具﹐然後自顧自先踏向出口。「啊﹐差點忘了。」

我停下腳步﹐轉過身來﹐丟給他一抹燦爛的笑顏。

「祝你成功！」

他臉上的笑意更深。

歌聲與琴音一併消弭於空氣之中﹐宣佈今天的練習告一段落。

「內戶同學……」當我檢查有否遺下甚麼的時候﹐一把男生嗓音從背後傳來。

我怔了一怔﹐隨即瞬間回復過來﹐把頭一別﹐面帶微笑。「是秋井同學嗎？找我有事？」

秋井　凱﹐不僅是同班同學﹐更同是合唱團團員。

「沒甚麼特別事……只是時間不早了﹐只妳一個女孩走在街上﹐怎說也不太安全﹐不如……」他深深吸了口氣。「讓我送妳回家吧？」

——一種莫名的恐懼與椎心的內疚同時在心頭漾開。

「不必了。」我執起書包。「雖說現在已開始入夜﹐可是在人來人往的大街上﹐再危險也有個限度﹔況且你家的方向正好與我家相反﹐一來一回很費時的﹐所以……」

我稍稍抬頭﹐強逼自己直視凱。

「你的好意﹐心領了。我不想給你添麻煩。」

「那……好吧。」不論是他的聲線還是眼神﹐全都滲透失落。

心裡又是一下良心責備的刺痛。

「妳自己要小心。」

「嗯。你也一樣﹐路上小心。」

走在下坡的路上﹐腦海裡充斥著的都是凱和風兩人。

對於我跟凱之間的距離﹐我實在無能為力。

我無法面對他。尤其是他在被我傷害過後仍舊抱持愛慕之情看待我。

我覺得自己著實虧欠他太多。可惜﹐生來感性的我習慣跟隨心底最真的感覺行事。

故此﹐我對他的歉意在心裡愈積愈厚。

我無法為了贖罪﹑補償﹐而硬要自己接受他……俗語有云︰勉強無幸福﹐假使我們只是象徵式地走在一起﹐這種關係也不可能持久。

我真的好怕傷害別人的感覺﹐所以我特別怕身邊一直只當作朋友的異性會在某日搖身一變﹐成為我的追求者。

他們愈是對我好﹐我愈是感到一種無形的沈重壓迫感。

就是這一切負面的感覺逼使我逃避。

凱﹐就是一個好例子。

我們之間﹐就只容得下友情。對他﹐除了內疚﹐還是內疚。

至於風——

雖說他總是因為弄不清自己的感情而亂打亂撞的去談戀愛﹐可是每每在他身邊的都是出色的女性。不是樣貌姣好﹑身材惹火﹐便是才華洋溢﹑氣質高貴。

相比之下﹐我……我就只是個留著一頭及腰直髮﹑長得一副平凡臉孔﹑光有一把悅耳聲線……一名一無是處的普通女孩罷了。

我憑甚麼與她們爭權奪位？

何況……他由頭到尾就只當我是朋友。

甚至是更糟的妹妹哩！

……

不會有阻滯吧？以他的俊俏和溫柔……相信沒有任何女孩會拒絕一個主動追求自己的絕世帥哥。

最大的問題﹐反而是……

算了﹐作太多假設也是無濟於事﹐倒不如祈求今次他不會再錯認自己的情感﹐最終能夠真真正正﹑全心全意的去享受愛情。
只要他能抓住幸福﹐在我而言﹐這已很足夠。

穿梭往來的汽車引擎聲﹐將我拉回放工時間的馬路旁。

抬頭望向對街燈柱﹐紅色燈號依然亮著。

轉移視線的一剎﹐赫然察覺竟有一個幼童不知天高地厚﹐為追回心愛的玩具而闖到馬路中心。

正要駛過的汽車急忙響號剎車﹐然而意外似乎還是決心要奪去一條小生命……

不知哪來的勇氣﹐我居然一甩就把手中的書包丟開﹐助跑幾步便伸手朝孩童撲去。

接下來﹐我只感受到衝力的無情﹑延綿的疼痛與驚慌的尖叫……

重獲意識﹐第一種感官刺激就是撕裂般的痛楚。

慢慢睜開雙眼﹐一個個模糊的身影慢慢轉化成一張張熟識的面容。

「謝天謝地！終於醒了！」坐在床邊的媽媽憐愛地伸手輕撫我臉。

「為甚麼這樣胡來？丟了性命要怎麼辦？」爸爸的語氣卻是溫和的。

「沒其他不適吧？內戶同學？」班主任鈴奈老師也來了。

關懷產生的溫暖霎時喚起那一瞬間擁著小孩的短促記憶。

那孩子沒大礙吧？

我微微張口說話﹐可是聽不見絲毫聲音。我愕住了。

「哦？傷者甦醒過來啦？」一開一合的推門聲回落後﹐一個戴著眼鏡﹑身穿白袍的醫生出現在病房裡。

「醫生﹐我的女兒情況怎樣？」

「傷者的身體檢查結果報告已經出來了。令千金身上有多處擦傷及瘀傷﹐幸而沒有傷及筋骨﹐只要多作休息便能加速康復。」

「那真的太好了。」大人們流露出欣喜的神色。

但我深知﹐他們高興得太早了。鐵定有某些惡耗仍未公告……

「不過頭部的狀況比較嚴重。因為受到震盪且先著地﹐引致內出血﹐血液凝結成塊狀﹐壓住腦部負責控制語言和溝通的神經組織﹐直至解決瘀血問題之前﹐令千金都不能說話。」

！﹗

不能說話？我……啞了？

——嘿﹐想不到……如今我連獨有的特長也都失去了。

「甚﹑甚麼？﹗」爸媽不禁驚呼。

「有方法治癒嗎？」鈴內老師冷靜地詢問醫生。

「有兩個方案。第一﹐動手術將壓住神經的血塊移除﹐雖然有風險﹐可這是最直接了當又治本的辦法﹔第二﹐放手不管﹐讓瘀血自然散開。可是從報告顯示﹐血塊的體積頗大﹐任由它自然消散相信要花不少時間﹐要是神經受壓過久的話會有機會令組織永久受損﹐換言之就是有一輩子也不能再講話的可能性。故此﹐我建議你們還是盡早安排令千金接受手術。」

醫生語畢﹐爸媽面有難色的互相對望。

「當然﹐這亦要看傷者自身的意願。」

眾人把目光集中到我身上。我掙扎著坐起來﹐做出書寫的動作。老師立刻由手袋裡取出紙筆遞給我。

我顫著手﹐吃力地在紙上寫著。不消半分鐘﹐我寫好要表達的訊息﹐並撕下來塞到媽媽手中。

「妳！」媽媽看了紙條一眼﹐馬上難以置信地睜眼看我。我堅定地點頭﹐並回她一個樂觀的笑容。媽媽再也忍不住﹐伏倒在爸爸懷裡哭泣。

給我買一本手語入門書。這是我在紙上寫下的句子。

我知道開腦手術不單是所有類型的手術間風險最高的一種﹐價錢同是群首之冠。我們只是一戶小康之家﹐我很清楚﹐選擇做手術一定會為家庭構成負擔……與其押上金錢和性命去打一場很大機會輸的仗﹐那倒不如先為未來打算﹐這樣來得更實際吧？

安然接受事實﹐是我現在有能力做到的唯一一件事情。

多得老師體諒﹑校方保密和父母照料﹐經過一星期謝絕探訪的細心療養﹐今天總算康復出院了。

「回來啦？累嗎？」爸爸與我甫入家門﹐媽媽便立即放下手上的工作﹐迎上來對我噓寒問暖。

「在醫院裡足足躺了一個星期﹐甚麼疲倦也都飛走啦！」我把寫上文字的記事簿舉起。

「這就好~」媽媽笑一笑﹐又重新投入工作。「那妳回房間執拾一下﹐看看有甚麼沒用的﹐把它們分出來﹐其餘的媽媽會替妳打點。」

剛才一進家門便看見屋內到處都放滿了大大小小的紙盒﹐已覺奇怪﹐於是我又拿出記事簿﹐在上面書寫。

「大掃除嗎？」我拍拍媽媽的肩膀﹐指指記事簿上的字。

「咦？爸爸沒有告訴妳嗎？」

「告訴我甚麼？」我又寫下。

只見媽媽輕輕一笑。「爸爸大概是想給妳一個驚喜吧！」

「驚喜？」

「好消息啊！妳的傷有機會會被治好！」

「甚麼意思？」

「爸爸升職了！會被調派到美國總公司任職總經理哩！收入來源增加﹐我們就有能力讓妳接受手術了~」

「原來如此……可是爸爸不需要這麼多行李吧？」我打趣地觀看散置一地的盒子。

「我們也要去啊！和爸爸一起﹐一家人到美國去。」

我的笑容僵硬了。

「我們也要去？」

「當然呀！美國的科技以先進見稱﹐作為父母﹐在能力範圍之內﹐定必會給子女最好的。」媽媽撫弄我的頭髮。「爸媽都知道妳最愛唱歌﹐待我們遲點在美國安定下來後﹐妳便可以再像以前一樣﹐做自己喜歡的事了……開心嗎？」

我只得點頭。

「今晚早點休息吧！」媽媽動身繼續打包物品。「明天早上爸媽會陪妳回校辦理退學手續﹐下午便起行了。」

明天？﹗

很難接受……如此突如其來……

果然有夠驚喜呢……

驚多於喜。

「叮噹～」

「來啦！咦？你是……」

「二年一組的御守　風就是你吧？我是二年三組的秋井　凱。」

「二年三組……予彩那一班？」

「我有關於內戶同學的重要消息要告訴你﹐請你留心聽著。」

下雨了。

是上天代欲哭無淚的我落淚嗎？

看著雨點在玻璃上滑落﹐我想起了合唱團的各位。他們的難過與她們的不捨……

幸好合唱團慣性會在星期日加操﹐總算可以在臨走前再見一面。

而他……

就讓我當一次人魚公主吧！

「予彩？妳站在那兒幹嘛？過來坐坐吧！」

回收投在雨簾中的目光﹐我蹲身握起行李箱的手挽。

「內戶　予彩！」

我嚇得停住步伐。不可能……這把聲音……不可能是他……

沒來得及朝聲源望去﹐我只感到自己的衣服慢慢濕透。身子不自覺地僵直微顫。

「為甚麼……為甚麼不告訴我？妳要不辭而別吧？妳還當我是朋友嗎？」他努力止住氣喘﹐一口氣連珠炮發地質問我。

就算這一刻我能說話﹐我亦無法言語。強忍眼淚會奪去發聲機能。

當我漸漸放鬆下來﹑期盼時間可以永遠停頓之際﹐風卻迅速鬆開緊抱我的手。

「對不起！我不是存心的！都怪我一時衝動﹐把妳也弄溼了……抱歉。」他邊顫抖著嗓音說話邊伸手往眼睛抹擦。

手不受控的掩著嘴巴。我訝異地聽著他的聲線﹑看著他的動作﹐淚水不禁決堤。

除了唸六年級那年在伯母的葬禮外﹐我再沒有見過他這個模樣。

他……竟然為我哭……

心裡自然反應地掐痛起來。

我們倆都依仗短暫的沈默以平伏心湖的激盪與眼內的波濤。

「會去多久？」半晌﹐他首先開腔。

「不知道……」我在記事簿上書寫。

「何時回來？」

我還是停留在剛才那一頁。

「是嗎？」他無奈地苦笑起來。

「不過……或者放長假時能夠回來探望你們吧！」我揭到下一頁寫下。

其實……我知道大多不會有這種機會……

「真的嗎？」

可是只要看得到他那發自內心的真摰笑容﹐我願意許下諾言。

那怕是兌現無期的諾言。

「那我等妳啦！回來前要通知我﹐好讓我挑挑手信~」

沒料到﹐這個時候反倒要他哄我。

深深呼吸﹐我最終決定鼓起勇氣﹐提起雙手﹐左手只舉起尾指﹐右手則平放在上面向外畫一圈。

這是我在留院觀察期間翻閱爸媽買給我的手語書時學懂的第一個手語。

「是手語？呃……是『保持聯絡』的意思嗎？」

我只牽起輕輕的微笑。

「編號ZI35飛往紐約的航班即將起飛﹐請未登機之乘客盡快上機。」我要乘搭的航班正通過機場廣播發出最後召集。

「我要走了。」我把這四個字寫進記事簿內。

「一路順風。保重啊！」

「你也是。」我再寫下。

「保持聯絡~」

我緩緩點頭﹐並露出有生以來最溫柔的微笑﹐隨後轉身離開。

我愛你。只要有機會在分別前讓我講出這句埋在心裡有七年之久的說話﹐即使你永遠摸不著邊際﹐我亦余願足矣。

大概就只有那個能共你廝守一生的身份﹐才是我的最佳位置吧。

